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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什麼不愛吃糖？
偶爾看到一個戳中笑
點的段子，說美食界流
傳着一個深奧的「中式

哲學」：中國人對甜品的最高評價是
「不太甜」。而且，這其實並不是一個
段子，因為在真實生活中，中國人確實
真的、真的非常不愛甜，甚至，長久以
來都處在一種「恐糖」的狀態。
口說無憑，數據證明。有媒體整理
了2018年到2020年這3年間經合組織
統計的五大洲部分國家糖類消耗量，顯
示中國人均消費糖量在全球33個國家
和地區（歐盟）中排名倒數第三。國人
印象中「齁死人」的美國其實只排到第
16名，而冠軍得主馬來西亞，每年人
均耗糖量達到58.2公斤，是中國11.1
公斤的5.2倍。再舉個生活中的例子，
外國人最熱愛的中國菜第一名，當之無
愧是酸甜口味的咕嚕肉/糖醋里脊，而
絕大多數海外中餐館做的都是「改良中
餐」——即更甜的中餐。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人為什麼不愛
吃糖？
不少人注意到了中國人不愛吃糖，但深

究原因的不多，更鮮見系統性闡述。但
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是嗎？小
狸想了半天，覺得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是歷史上的。中國雖早在《詩
經》裏就提到過「周原膴膴，堇荼如
飴」，也即「甘之如飴」的出處，但對
於最主流的蔗糖，卻並沒有特別明顯的
先天優勢。雖有學者認為中國也是甘蔗
的原產地之一，但製糖工藝是到了唐代
才從印度引進卻是比較主流的看法。而
且，和西方一樣，在古代中國，糖一直
是奢侈品，只有達官顯貴可以享用，普
通人聽聽就好。
岔路出現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用

美洲的土地和非洲的奴隸完成了蔗糖革
命，並再次把「甜蜜的陷阱」帶向全世
界，同時糖文化也再次反過來影響蔗糖
的產能和推廣。從1705年到1900年的
近200年間，英國每年人均食糖量從2
磅暴增到87磅，「糖」正式從奢侈品
變成了日用品。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
始終沒有參與這種全球化，在吃糖的問
題上一直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增長」
模式，所以直到1961年，中國人均食
糖量仍然只有1公斤。
第二是糖的特性。血液中的糖可以
刺激腦部中樞神經，釋放多巴胺讓人高
興，而多巴胺會在成癮機制中產生作
用。所以吃糖就如吸毒般是會上癮的。
嗜糖如命的國家，會因為成癮而愈吃愈
多。相對地，歷史上就吃糖少的中國，
也不會上癮那麼嚴重。
第三是現代原因。從2015年起，國

人掀起全民「減糖熱」，逼得大白兔都
改了味。打開社交媒體，所有明星、網
紅都在大事宣傳「控糖」、「戒糖」的
理念，而有嚴重相貌焦慮的國人，在
「瘦身」、「抗老」、「祛痘」等誘惑
下，拋棄本就不怎麼愛吃的糖真可謂是
一點難度都沒有。
第四個是觀念原因。中國的小孩從

小就被教育「糖」是不好的東西，會長
蛀牙。即便早已不是經濟能力問題，但
沒有一個孩子能獲得「吃糖自由」的童
年。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等到孩子有
了孩子，也一樣會同樣操作。而從這一
代起，糖是「胖、老、病」元兇的概念
又進一步增強。
其實「嗜甜」是寫進人類基因裏

的，但現代國人有句話怎麼說來着？
「自律使人自由」，面對誘惑，能對抗
天性，其實真要給國人豎個大拇指。

與相識幾十年的老同
學聚餐，當中有本地大
學教授，話題忽然轉到
今時大學生的語文水平

上面去。教授說以他近年所見，學生英
語水平尚算可以，中文就不成了。
記得1997年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在

中學推行「母語教學」政策，但是「執
行不得其人、實施不得其法」，後來曾
經大力推動「母語教學」的教育界「大
老」都好像忘記初衷，少提這事。當年
有外籍教授抱怨大學新生的英語水平，
不足以有效地用英語學好大學本科課程
云云。
此間大學教師隊伍還有點森嚴的階
級分野，說不好倒有點似種姓制度那
樣。老同學官拜「教授」，是「頭等公
民」，身處「上層建築」，教學與研究
任務繁忙，難免少注意到從中學，即
「半製成品下流供應商」那邊輸入原材
料的品質。大學老師中有「講師」一
級，一般只負責授課，不得參與學術
研究。講師的學歷即使與教授等同，
礙於「種姓」低，許多幹到退休仍是
「二等公民」，除非得到系領導關
照，否則多數無緣上流到較高「社會
階級」。中學則以「教師」為頭等公
民，「教學助理」為二等公民。教學助
理要擺脫低「種姓」，機會比大學的
「講師」高些。
據筆者的了解，學生中文差是中國
語文科給「去中國化」的「十年浩劫」
所致！
原來大概由2006年至2016年（僅憑
記憶，可能有一年偏差）香港中學文憑
試（約略等同老香港記憶中的「香港中
學會考」）的中文科廢除了考核「範

文」這個環節，於是這一兩代的中學生
（中學生以5到6年為一代）就沒有被
強迫背熟那二三十篇課文！「十年浩
劫」下來，大概2010年至2020年中文
系的畢業生，有些就到了中學當老師，
這批老師卻沒有怎麼背過古詩古文。這
樣，大學生平均中文水平焉能不「墮落
沉淪」呢？
二十世紀許多文章寫得好的作家，

在被問及如何提升寫作能力時，都清
一色建議年輕學子多背誦古詩古文、
多閱讀名家作品。例如季羨林大師生
前就說過，二十一世紀中國小孩應該
起碼背200首詩和50篇古文。這200
首詩，如果從小學學起，以五七言律
絕為準，再將長篇詩當成數首算，上
到中學應該可以達標。過去香港的中學
行5年制，一年背十篇古文，5年就是
50篇。現在6年制，背上八九十篇也不
為多。
現在回頭去追究是哪個（或哪些）

混蛋決定中文科「去中國化」，當然有
阻嚇作用，但是要讓香港語文教育復
原，還是個很艱巨的高難度工程。十年
浩劫期間完成大學中文系主修學習的
「受害人」，有些都成為了「資深」國
文老師了。筆者想爛了腦袋，也不知可
以怎樣善後。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反對背誦

「範文」、醜化背誦為「死背書」的，
一定不是中文系的老師。有理由相信是
教育系老師說了算，中文系老師「靠邊
站」才會催生這場浩劫。
近年全世界各國各族的小孩都學習

中文，歐洲美洲非洲的小孩都會背唐
詩，假如香港小孩仍是躲懶不肯背
書……吾不欲觀之矣！

黃維樑所著《大灣區敲打樂》，寫出了生活的變
化及趣味，他從筆耕到敲鍵盤，二十餘年來，因為到
處講學，輾轉在香港、深圳、澳門居住。教學和研究
之餘，黃維樑生活上的變化，驅動他寫了不少富幽默

感及趣味的隨感隨意散文。最近黃維樑在港深澳諸城，敲文打字，
「鍵」筆樂記在大灣區的生活，以及大江南北多個省市以至歐美各
地的文化旅遊等，出版了這本《大灣區敲打樂》文集，其妙筆為
文，經常在字裏行間點綴不少知識文化，敲打出快樂之音，令人稱
心閱讀……
讀着如見黃維樑本人樂在大灣區享受美好人生，抗疫期間，他住

在大灣區的深圳，用現代的電腦鍵盤敲字寫稿；香港對內地而言，
港深雖一水之隔，但儼然是兩個世界。黃維樑遇上心儀良宅，自得
其樂在深圳福田安居，享受天賜的黃金生活，他熱愛大灣區的事
物，常參加不同的文學交流聚會。黃維樑對着美好的當下，嚮往着
「這樣美好的日子綿綿延長」，他心情愉快地創作、記錄生活與文
化，藉散文寫作敲打出快樂人生和自我的追求……
在現實生活中盡享聲色犬馬之娛樂，飽嘗佳餚美酒之口福，肆意

自駕到內地各處大快朵頤，既可賞遊古今名景，又可逍遙遊於書
海，靜靜瀏覽墨香之期刊典籍，漫讀中漫興悠然，遇有心得即眉批
或敲鍵記之，讀書寫作之餘，他還到樓下社區花園「華園」散心，
漫目四顧園中景色。暖冬時紫薇樹已長出嫩葉，三色堇仍是四季長
紅。冬季恒溫恒濕，他說，對七旬上下者的自己，正好避寒養老
啊！園裏又有「健身工程」方塊，他至愛其中的漫步機，踏在小板
上，雙腳一左一右前後擺動，或齊步前後擺動，如此抑揚抑揚或平
平仄仄的節奏，他自稱「身體在無聲地朗誦中外詩篇」，妙哉！漫
步機之後，他稱此處更勝在可坐在椅子上曬太陽，暖和的好天氣下
花香鳥語，在戶外隨心意用手機拍下花園美景，順口告訴妻子從樓
上下來享受可愛的陽光，在華園走動，享受空靈寧靜的水木清華！
福田家裏的書齋似是萬卷樓，書籍期刊文稿充盈；現在深居簡出

快活地讀書為樂；也可到距離一
箭之遙的不同社區蹓躂，他喜歡
暢遊社區旁邊之美食街，又有乒
乓球室，供他又吃又玩，生活樂
也融融。
我閱讀了《大灣區敲打樂》，

文思浮想聯翩，欽羨嚮往，盼與
君為鄰哩！

讀敲打樂 樂在福田
經常有朋友問我：

「咦，那天專欄文章
裏的某某，是不是那
個我們都認識的人

呀？我怎麼記得當年的事情比這
個更……」「更」字後面一般會
是「有趣」、「傷心」、「戲劇」
等彰顯強大記憶力的詞彙。這種
對號入座，讓我既開心又慚愧。
說開心，因為這說明我寫的文

字，被認真閱讀了，而且，或許
是寫得太實在，讓人找到了自己
或是周圍人的影子，特別是大家
共同認識的朋友，擁有共同的記
憶；說慚愧，因為有的時候，對
於事情的細枝末節，我也記得不
那麼清楚，或者，為了節省篇幅
或是敘事方便，不得不做一些時
空壓縮。倘若這時候被朋友發
現，幫我認真地「重溫」當年事，
我會開心地笑納。有哲人曾說，世
間的情感，不論友情還是愛情，
若要保鮮，唯一的辦法就是創造
共同的回憶，並且不斷重溫它。
在千字散文的空間裏，我不但和
朋友重溫共同的回憶，更將美好
的情感傳遞給萬千讀者。我想，
這應該是文學創作特有的功能。
不過，和Ken的故事，似乎永

遠都是個例外。他是一名醫生，
他有太多的故事可以成為寫作的
素材。比如，疫情時他堅守
Dirty Team，以至於半年多不能
回家，只能住在醫院附近的酒
店；比如，他考取港大李嘉誠醫
學院時，經歷了小小的波折，除
了中文之外所有的科目都優秀到

爆，他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難
啃的中文科提升到足夠優秀的水
平，然後被幸運地錄取；比如，
他愛運動也愛流行的高科技產
品，網球和打機都曾填滿他戀愛
前的生活。我總會信心滿滿地寫
Ken的故事。然而，我漸漸發
現，那些文字永遠不能令自己滿
意，至少每次重溫那些文字時很
難為自己打一個很高的分數。
我當然是從內心裏喜歡並欣賞

他的。交往了7年多，他的故事
和故事背後折射的秉性乃至生活
習慣，都被我印在了腦子裏。但
我寫出來的那個Ken，以及我們
共同的故事，實在不夠溫暖。這
世間，總是有一些美好，是在一
定的距離之外的。換句話說，並
不是所有的美好，都有近距離的
細節的溫度。我曾幻想着和Ken
有更長的共同成長的經歷。就如
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他和
Ken是兒時的玩伴，讀同一間中
學和大學，畢業雖然做了不同的
職業，卻一直是最親密的朋友。
我下意識地會在寫到Ken的故事
時，將自己代入成那個共同的朋
友，然後讓文字有了更豐富的情
節。Ken看了，認為那是「錯位
的時空」，用一個熟悉的人替代
了另一個熟悉的人，然後創造了
一個共同的「陌生」。
奇怪的是，我和很多閱讀者都

很喜歡並享受這錯位的時空帶來
的陌生。因為現實的生活附加了
藝術的想像與表達，就是一個追
求美好、豐富心靈的過程。

錯位的時空

3 月，是香港的藝術
月，眾多的藝術展覽同
時舉行，今年還多了不

少贊助商在公共空間或商場展出大型藝
術裝置，令人感到香港到處色彩盎然。
較為大型和矚目的展覽要數年度藝術盛
事Art Basel 和 Art Central，沉藉了3
年，一下子熱鬧起來，心情分外興奮。
欣賞了多個展覽，漫步在林林總總
的展品中，可能你也曾和我有相類似的
體驗：有些創作你也佩服藝術家有此構
思；有些你可能摸不着
頭腦；一些是你或會奇
怪竟是藝術品一件；疑
惑怎會這麼稚氣；精細
得讓人嘆為觀止……
在展品中我見到吃過
了意大利粉的髒碟、混
了顏料插在畫布上的地
拖、運貨手推車凝固在
泥水中、上萬吃過的葵
花籽堆成小山丘形狀、
記錄上下班時間的打卡

機被喻為留住時間的藝術品……
我不期然感到，除了寫實派對技巧

有較嚴謹的要求，其餘的創作，都可以
是天馬行空充滿想像力。讓我感受到藝
術是最包容的、自由度最大、自由權最
大。同一件創作，在不同的眼睛下，每
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藝術也最
能反映每個人的思維是完全不一樣，予
觀眾的幻想空間也是最大的。可能讀者
都接觸過一些畫，只是一筆，你看到什
麼便是什麼，有人看到是山，有人看到

是水，又或是更多和更複雜的意
會。藝術的可愛，就是予人無窮
的想像空間。
看過展覽，你可能會予自己另
一個肯定，自己也可以成為藝術
家，只要不做寫實派。不像音樂
要記拍子、運動講體能、舞蹈要
步法……藝術創作沒要求有什麼
特定的先天細胞，只要隨心隨意
去表達個人的意念，自己便可以
樂在其中，留白的時間讓欣賞者
去意會！

藝術創作包容性最大

我特別喜歡雨天。不管是打
着傘走在街上，感受着潮濕的
空氣中明顯的水分子迎面而

來；或者躺在床上，聽到雨滴打在雨棚上
面，發出劈劈啪啪的響動，整個人就一下子
放鬆下來了。這至少證明了一件事，並不是
所有的聲音都只會干擾人，雨滴發出的聲音
是會讓我們進入到絕對寧靜當中的那一種。
我曾經還出於好奇專門查找過一些資料，

就發現了很多解釋。譬如，有人說雨天之所
以特別好睡，是這時空氣中負離子含量特別
高，而負離子有鎮定和催眠的作用。還有研
究認為下雨天的滴答聲和睡眠狀態的α波
（Alpha waves）一致，人聽到這種聲音就好
像找到了共鳴，於是昏昏欲睡了。最離奇的
解釋是說，治療失眠的褪黑素是在黑暗當中
製成的，所以雨天的暗色本就惹人睏倦。而
更易於理解的理由與氣壓相關，說下雨的時
候氣壓很低，空氣中的含氧量自然也低，而
缺氧是會導致人昏昏欲睡的。
這些答案都不能讓我滿意。我更傾向於一

種詩意的解釋，這種解釋來自於我的親身感

受。在雨天，雨滴漫天而來，先後打落在地
面、樹葉、雨棚、水塘，碰撞出不同的聲
音，落地的不同時間也不曾有什麼規律。我
們能聽到它一時在此處，或許在別處，因為
它並非人為的，這讓它自己成為絕對自然的
一部分。而我們人類，當獨處的時候就回歸
於不加修飾的自然當中。於是，我們作為自
然一部分的那種狀態就和雨滴同質了。或者
說，雨滴把我們領向自然。不過，若說最幸
福，莫過於冬雨。在一個爐台邊坐定，留聲機
裏放着德彪西的大海，手邊是坂本龍一談論音
樂人生的自傳。間或聽到一兩滴雨聲，就覺得
十分幸福。相較於夏雨，這是一種有些卑劣的
幸福感。他因其並未真正墜入寒冷而幸福——
儘管冬雨很冷，可我自己絕對沒有被淋濕。甚
至我的暖氣就在近旁，它發出的熱氣非但令我
溫暖，還驅散了空氣中的水霧，讓我的被子、
衣服，或者觸手可及之處均很乾燥。
這時，殘酷成了一道景觀，一種屬於反差的

戲劇效果把幸福定義為我的幸福，就好像關注
生活的存在主義享樂觀本來就有兩種類別：一
種是薩特普遍主義的存在主義，一種是加繆的

自我存在主義。身處溫室的人就像是加繆，存
在就只關注我之存在，而不是薩特般眾生的存
在。我願意欣賞冬雨的孤寂，並隨之產生淒涼
的悲傷。因這悲劇是別人的，所以是有趣的。
這原理有點像看電影，最受歡迎的那些好戲無
一例外戲劇性都很強。我們人類喜歡戲劇，向
來是因為這委婉曲折離我畢竟很遠，我因為知
道它是假的，它所勾起的情緒於是就成了一種
間接情緒，雖然還是對應於痛苦、感動、快
樂，可卻是間接的痛苦、感動和快樂。於是這
情緒就成了一種美學。
怎麼說呢，生活當中擁有快樂固然是一件很

棒的事，可有些情感卻是和不好的東西聯繫在
一起的。而我們對於自己親身經歷的任何不
幸，總會加倍地感受到難以承受的痛苦。冬雨
是一種美學的極致。既是自然的表演，又是一
種寒冷景觀，以讓我們感受到文明生活的快
樂。一種養尊處優的憂鬱，詩意十足。倘若有
人偶爾路過，透過窗子看到屋內這溫暖的一
幕，他也會心生幸福。因為倒不是說他擁有這
幸福，只是幸福就是這個樣子，在反差和自然
的寧靜混雜當中傾向於優越者一方。

雨 天

山寨炊煙起
靠近，再靠近，當依稀可見山寨
的身影時，不由心跳加快，呼吸也
急促起來。好久不見了，丁屋嶺，
你還好嗎？
自從與這個閩西客家小山寨結緣

之後，總是滿懷牽掛，夢裏常有她
的身影，偶爾能在報端或熒幕前捕

捉到她的絲絲資訊，感知到她的點滴變
化，都會讓我欣喜不已，更增添了想再次
擁抱她的祈願。可此時，期待的重逢終於
到來了，我卻心中忐忑、「近鄉情怯」起
來，不知如今的丁屋嶺會是怎樣的容顏和
姿態。所以再一次親近時，面對眼前的情
景，精神還是有些恍惚的。
說實在，當初對丁屋嶺的開發整修還是

心存疑慮的。畢竟，古民居的修復不僅是
一項浩大的工程，更是一門講究的藝術，
如何保持鄉村原貌和鄉土氣韻？如何修舊
如舊、提檔升級？都是頗費心思的事情。
稍有不慎，或推倒重來，或「照貓畫虎、
千村一面」，或在鄉村裏生造出一個城市
化公園，或不倫不類成為「四不像」，都
是不可挽回的敗筆。
急切登上丁屋嶺左側的小山包，全村風

貌一覽無餘。只見青山還是那座青山，灰
瓦還是那片灰瓦，土牆還是那些土牆，籬
笆還是那樣的籬笆，心頭頓時一片釋然。
如果把以前的丁屋嶺比喻成質樸的村姑和
含蓄的花苞，那麼今天的她，便是待嫁的
新娘和怒放的花蕾，那種喜慶、那種熱
烈，撲面而來，瞬間感染了我們。
那條老街，經過精心整修後，煥發出新

的精氣神，還有了一個很牛的名字，叫
「牛市街」。不難想像，曾經有多少早出
暮歸的耕牛，悠悠地走過這條老街，哞
哞的叫聲便從街頭響徹街尾；抑或四鄉
八村的人們，聚在這裏進行牛的交易。那

時一頭牛，往往就是一家的生計命脈，便
可知大家會如何重視這種交易，而後對未
來生活又是如何的憧憬。而如今仍在股市
裏浮沉的人們，見到「牛市」二字，又是
如何的開懷，哪怕僅僅就是精神上的一點
慰藉。
街上老店已零星恢復生氣，小吃店、山

貨舖、理髮店、竹器店、茶館、民宿已初
具規模。像水瓏閣這樣品茶休閒的地方就
有好幾處，都是用老舊木料搭成，整體通
透，造型別致，色澤古樸而富有韻味。目
前光顧的客人還不多，我認為恰到好處，
在這樣的地方，除了悠閒平和外，也許更
能品出對生活的嚮往和釋然。無須多語，
八仙桌、木板凳，上一壺茶，要幾碟小
點，聊些可有可無的話題，老街的時光便
變得緩慢而悠長。若上的是酒，又是另一
番景象，客家人好客的禮數總不能少，於
是在勸酒和客套中，爽爽朗朗之聲也就傳
播開來，整座小山村便慢慢沉浸在歡樂祥
和的氛圍中。如果一個人獨處，把豪飲變
成小酌，讓濃郁醇香的客家米酒在你的喉
嚨慢慢化開，直抵心頭，然後有一團火從
胃裏慢慢升起，噴薄而出，這又是另一種
體驗。丁氏家祠前面的小水池，依然清澈
鮮活，且常年不溢不涸，保持固定的水
位。裏面幾尾鯉鯽也是鮮活的，搖首擺
尾，浮上探下，似乎要告訴來人，山村的
生活是如何地自由暢快。其實魚兒哪裏知
道，身處在這樣的山村裏，心靈是不需要
設防的，我們同樣也是自由暢快的。
有人問，為什麼丁屋嶺看不到對聯或牌

匾？竊以為，這本就是山寨的原生態，而
且這種留白，可以讓大家有自由發揮的想
像空間。留白，總比那些牽強附會、生搬
硬造的詞彙來得好些。走至老街的盡頭，
是接連稻田和山裏的土路。踩上土路，鄉

野的風吹來，滿是大自然的清香。現在是
收穫的季節，田裏的水稻已收割完畢，一
束束稻稈紮成稻草人的模樣，排排列列、
齊齊整整，好似看護山村的兵馬俑。田裏
的泥土還是軟濕的，若是小時候，定會邀
上三五夥伴，帶上鐵鍬、竹簍，去田園挖
泥鰍，到了晚上，乾炸泥鰍、泥鰍煮米
粉、泥鰍鑽蛋等等，又是一場難忘的饕餮
盛宴。曾經被公認為是山村第一風景線的
山塘，現在我覺得應該稱之為「山寨水
榭」吧。依着深秋炫彩的層林，山塘邊一
排雅致的樓台閣榭已經矗立，簷下大紅燈
籠與霞光把水面染映得暈紅。塘裏幾尾彩
色的鯉魚，或聚或散，組合着千變萬化的
陣型，時而躍出水面逗着遊人。在臨水的
欄杆前，可倚可坐，可念可想，可愜意品
茗，可研磨山水，真乃一幅秋意濃郁的
「小九寨」圖畫。一坐，果然就癡了半
天。近黃昏時，才懶懶起身，只見幾處炊
煙從屋頂嫋嫋升起，輕輕地瀰漫在山村上
空，攪動我們的絲絲鄉愁，似乎此刻便有
母親的呼喚在耳旁響起，回家嘍、回家
嘍、回家吃飯嘍。是呵，來到丁屋嶺，失
鄉的悵然自然會慢慢飄散。
這次探訪丁屋嶺，由於時間的緣由，想

住下來的願望仍沒有辦法實現。友雖再三
挽留，可還是要走。離別時，心情是矛盾
的，一方面，如此精緻的小山村，很想讓
更多的人懂得她、親近她、欣賞她；另一
方面，又怕來的人多了，嘈嘈雜雜，山村
也就再難保持她的寧靜了。親見多少原來
質樸的古村古鎮，在商業化的熏陶之下，
再也難以保持原來的韻味，不能不說是一
種遺憾。「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
負卿」，也希望丁屋嶺未來也能找到她的
雙全法，既能讓更多人賞識，又能保持她
的品韻，這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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